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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评价郑观应的诗歌

李文初

郑观应 (4 8 1 2一 19 2) 1是我国近代史上主张
“
富强救 国

” ,

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著名实业家
,

也是较早宣扬维新思想
,

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资产

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
。

其代表作 《盛世

危言 》 集 中地反映了他的人生体验和求索精神
。

然而
,

作为一位诗人
,

他却几乎被后人遗忘了
:

近百年来 出版的数种近代诗选没有一家选录他的

作品
,

各类文学史更是不置一词
。

19 93 年4月
,

陈

永正主编的 《岭南文学史》 问世
,

在
“
同治

、

光

绪间的诗文
”
一章中

,

也仅有寥寥数语评及他的

诗歌
。

性9 9 5年 1月
,

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出版邓景滨

的 《郑观应诗选 》
,

才算有了一个可观的选本
:

可惜该书印刷疏失过多
,

让人高兴之余不能不留

下美中不足的遗憾
。

郑观应的诗歌创作主要见于他的 《罗浮待鹤

山人诗草 》
、

《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 》
、

《罗浮

待鹤山房谈玄诗草》
,

计约七百余首
。

此外
,

估

计尚有部分作品佚落于世
。

这个数量
,

比近代诗

坛开山祖龚自珍的现存诗 (约六百余首 ) 还要多
,

接近于高举
“
诗界革命

”
旗帜的著名诗人黄遵宪

(约一千首 )
。

对于这样一位颇有影响的改 良派

启蒙思想家留下的
“
心有所感

,

信笔赋之
”

①的

大量诗作
,

我们能置若阁闻
,

或者简单地予以处

置吗 ?

(一 )

在通读郑观应的主要诗作后
,

我认为有几点

是值得我们注意的
:

一是从题材上看
,

郑观应的诗大量摄入振兴

实业的内容
,

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民族工商业步履

艰难的发展过程
。

这种尝试虽然艺术上缺少锤炼
,

但对于拓宽我国传统诗歌的题材
,

无疑是有意义

的
。

以振兴实业的内容入诗
,

这是一个前无古人

的大胆试验
,

郑观应在当时可说是最早写作这类

新题材的诗人
。

他在世的八十年
,

大致 与中国近

代史相始终
,

而他又是一位振兴实业的积极倡导

者和参与者
,

可以说
,

他的个人生活更就是中国

近代民族工商业创业
、

发展史的一个缩影
。

他在

《感赋七律八章藉纪身世》 诗的小注中自述身世

云
: “

曾与同志创设机器
、

织布
、

造纸
、

电报
、

煤矿
、

开垦
、

粤汉广东铁路公司
、

广州总商会
,

又曾总办上海电报
、

织布局
、

轮船招商局
、

汉阳

钢铁厂
、

月
二

平矿务粤局
、

广东总商会协理
、

全国

商会联合会广东商会代表
。 ”

在六十年振兴实业

的实践中
,

他先后参与了数项首创企业的组织和

经营 与帝国主义的政治
、

经济侵略进行了殊死

的
“
商战

” ,

为
“

争回权利
”
呕心沥血

,

鞠躬尽

瘁
。

他的许多诗作
,

如 《读 <管子>有感》
、

《五十

自述》
、

《铁厂歌》
、

《开矿谣》
、

《商务叹》
、

《路矿歌 》
、

《宝藏感怀 》 等
,

就是他亲身参与
“

商战
”
的实录

,

具有史诗的意味和价值
。

二是郑观应是一位积极的改良主义者
,

又是

激情昂扬的爱国主义者
,

这种情怀发而为诗
,

则

使他的一些作品具有催人奋进的感人力量
。

文章是以表达感情为重要使命的语言艺术
,

尤其是诗
,

更以抒情写意见长
。

一首好诗之所以

能产生惊天地
、

泣鬼神的感情冲击波
,

除了艺术

上的原因外
,

主要还是它所表达的感情能激起读

者普遍 的回响与共鸣
。

在郑观应的思想深处
,

或

者说在他的感情世界中
,

改良与爱国是统一在一

起的
。

他认为
,

要国家富强
,

必须
“
反帝御侮

” ,

必须实行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的全面改良
。

正是基

于这种忧国忧民的思考和情怀
,

他才会那样虔诚

地追崇杜甫
: “

忧国新诗怀杜甫
”

( 《七十生 日

感怀 》
,

申言
“

新诗多是劫边来
”

( 《庚申己未

两岁秋感》 )
。

在他的诗集中
,

有不少属于反帝

爱国的御侮诗
,

鸦片战争
、

中法战争
、

中日战争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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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国联军入侵等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
,

都在他的

诗中有所反映
。

其中
,

有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凶残
、

暴虐的揭露
,

有对民族败类卖国求荣行径的鞭答
,

有对爱国英雄舍生取义壮举 的歌颂
。

这些诗爱憎

分明
,

感情激越
,

读来令人热血沸腾
。

如 《次彭

雪琴宫保师见赠原韵》 诗
:

探敌偏乘敌国舟
,

澜沧江外溯双流
。

班生不

信无奇骨
,

冯翼今思奋远谋
。

万里秋心驰鹿塞
,

册年迁论划鸿沟
。

越王难繁冠缨短
,

惭愧终军志未

酬
。

188 4年春
,

中法战争爆发前
,

郑观应奉彭玉麟

奏调
,

由上海赶到广东
,

乘法国轮船赴南洋刺探

敌情
,

这首诗记述了这段不平常的经历和感受
。

其中
,

用
“
班生

” 、 “
冯翼

” 、 “
终军

”

等历史

典故
,

率意表达了他为祖国赴难献身的意志和热

忱
,

读来令人感奋
。

郑观应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
,

还深沉地寄寓

于他 的笔名—
“
祀忧生

”
中

。

这个笔名
,

最早

见于光绪元年 ( 18 7 5年 ) 为 《易言》 写的自序
,

后来
,

这一寓意屡见于他的诗中
,

如
:

祀人有泪忧天坠
,

节帅无谋任世讥
。

( 《无

题》 )

吾济抱祀忧
,

闻鸡以待旦
。

( 《时事孔巫殊

抱祀忧妄陈管见以备采择 》 )

吾济深抱祀人忧
,

饵患广求多士助
。

( 《亚

细亚协会歌》 )

仰天独抱祀人忧
,

铁如意击唾壶缺
。

( 《与

日本驻沪小田切领事论时事作歌并序》 )

抚时徒抱祀人忧
,

托迹天南愿未酬
。

( 《次

彭宫保师南海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 》 )

这些从生命中迸发出来的诗句
,

具有强烈的感情

穿透力
,

故吴广 需评 曰
: “

公之诗出以血性忠

义
。 ”

②

三是从我国古典诗歌艺术审美的角度考察
,

郑观应现存诗歌中确有部分是精心制作的佳作
。

这部分佳作多属律
、

绝之体
,

如 ((< 盛世危言>

付梓书感 》
、

《庚 申己未两岁秋感 》 ( 第十六

首 )
、

《 口 占赠 吕某 》 ( 第二首 )
、

《北望有

感》
、

《清流》
、

《题梁佩琼女士飞素阁诗集 》
、

《题澳门新居》
、

《逞罗》
、

《蜀江杂咏》
、

《洛

碳舟 中听雨》
、

《和吴瀚涛大令蜀江杂咏原韵》

等
,

无论语言的锤炼
,

诗境的营构
,

兴味的烘染
,

声韵的调适
,

都显示出古典诗歌特有的艺术魅力
,

给人清新流丽的审美享受
。

试引数例如下
:

清夜焚香叩上苍
,

危言十万播遐荒
。

平戎未

遂班生志
, _

[ 策还同贾傅狂
。

内患外忧萦蜷蜷
,

天时人事感茫茫
。

中书粉饰今应变
,

请诵绸缪未

雨章
。

( 《 <盛世危言 >付梓书感 》 )

海天北望片云阴
,

芦管谁为出塞吟 ? 十万征

人齐坠泪
,

秋风肠断捣衣砧 ( 《北望有感 》 )

一曲离莺最枪神
,

画帘微雨惜徐春
。

棠梨满

树开如雪
,

不见明妆觅句人
。

( 《题梁佩琼女士

飞素阁诗集》 之二 )

三面云山一面楼
,

帆墙出没绕青州
。

侬家正

住莲花地
,

倒泻波光接斗牛
。

( 《题澳门新居》

之二 )

睡妇
}

}
}

{
}
{

{
{

(二 )

然而
,

从总体上看
,

郑观应的诗显得率真有

徐而诗味不足
,

陈永正主编的 《岭南文学史 》 说

他的诗
“
有不少写时事

、

经济内容
” , “

这类的

诗多发议论
,

质朴无文
,

有文献价值而缺乏艺术

价值
” 。

这几句简单的评语确实道出了郑观应诗

歌艺术上的缺陷
。

这里要探究的是
,

他的诗
“
缺

乏艺术价值
” ,

原因究竟在哪里 ? 我以为至少可

以从两方面去探求
:

一是在郑观应的主观认识上
,

他把古典诗歌

这种古老又精湛的艺术形式简单地当作
“
直记时

事
” 、

宣传改 良的工具
。

他在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

草 》 己酉本的 自序中说
,

每当看到
“

伤心惨 目
”

的国事
, “

往往梦寐不安
,

为之行愁坐叹
” ,

于

是
, “

自忘鄙但
,

复随手写录
,

几不成韵语
” 。

正因为视诗歌为工具
,

忽略了古典诗歌在长期发

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艺术经验
,

他才会那样毫不

讳言地主张
“
直记时事

” ,

只求文字显浅
,

妇孺

皆知
。

这样的急就之作
,

连他 自己也觉得
“
不足

以登大雅之堂
” ,

深怕别人
“
以其复瓶

” 。

他甚

至在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 戊戌本自序中提出
“
不

计工拙
,

力扫靡词
”

的片面观点
,

这是从儒家唯

工具论的诗学观发展到艺术取消论的极端表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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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种思想指导 下
,

他的许多诗篇
,

尤其是比较

自由的古体
,

或者
“
直记时事

” ,

或者长篇议论
,

政治
、

经济
、

科技等领域的新名词大量地
、

不加

修饰地拥入诗境
,

如
“
钢铁

” 、 “
枪炮

” 、 “
潜

水艇
” 、 “

匕机
” 、

轻气球
” 、 “

展览会
” 、 “

德

律风
” 、 “ l七极

” 、 “
宪法

” 、 “
民主

”
等等

,

给人枯涩寡味之感
,

难怪有人称他这类诗为韵文

版 《盛世危言》 了
。

二 是客观地观察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进

私
` ,

唐代诗人 已攀上艺术的顶峰
,

其后
,

历代诗

人力图追攀和超越
,

实际上都只能在个别领域有

所突破和创新
,

从总体势态看
,

很难再现唐代诗

人那种超常的创造活力和艺术辉煌了
,

呈现在人

们眼前的
,

是一种波平流泛的绵延景观
。

古典诗

歌发展到近代— 郑观应生活的年代
,

很难在新

的思想文化浪潮中产生惊世动俗的大家
。

近代著

名诗人黄遵宪就认 为
,

古典诗歌 已到
“
其变极

尽
”

的绝境③
。

一些站在时代浪潮前头的诗人
,

扮演的主要角色是思想家
、

政治家 ;
他们对古典

诗歌的关注
,

与其说是审美上的兴趣和张扬
,

不

如说是急 J
一

将
一

古诗用作宣传社会变革的工具
。

因

此
,

他们不可能冷静地思索
,

从容地探究古典诗

歌在新形势 下遇到的种种难题
,

并通过其 自身的

变革去谋求新的发展空间
。

大多数进步的近代诗

人
,

包括郑观应在内
,

一般都是凭他们现有的艺

术素养和表现能力
,

以旧瓶装新酒的简单方式
,

急切地为他们所追求的政治 目的服务
,

能像龚 自

珍
、

黄遵宪那样艺术上达到较高水平的诗人是寥

寥 可数的
。

个别真正埋头于艺术创作的诗人
,

往

租
几

又是远离现实的守旧派文人
。

这种状态说明
,

我国古典诗歌在近代社会的剧变中
,

的确面临着

严重的生存危机
。

郑观应在积极尝试中未能取得

突破性进展
,

那不是他一个人 的问题
,

而是近代

诗人共同遇到的难题
。

(三 )

中国古典诗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
,

产生了数

以万计的诗歌作品
,

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
,

造

就了像屈原
、

李白
、

杜甫等一批顶尖的优秀诗人
,

形成了既精湛又超稳定的艺术体制和审美特征
。

对于这座举世公认的文学高山
、

艺术宝库
,

人们

常有
“
探之不穷

,

揽之不竭
”
的慨叹

。

面对新时

代的社会剧变
,

诗人们固然感到困惑或尴尬
,

但

古典诗歌深厚的艺术内蕴和历史辉煌
,

却不是谁

一声呼喊就能轻易将它推倒的
。

这正是到目前止
,

它依然拥有那么多读者和
“
续貂者

”
的原因所在

。

中国古典诗歌进入近代社会后
,

首先要面对

的问题是题材
,

即如何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内

容
、

新事物 引入诗境
。

现在看来
,

那时处理得好

的诗人是少之又少的
,

大多是像郑观应那样走了

一条简便的捷径— 旧瓶装新酒式地套用
。

读郑

观应的诗
,

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
:

为什么那些较有艺术韵味的作品多是少涉工商
、

科技等内容的律
、

绝体抒情短诗
,

而大量直接引

工商
、

科技入诗的长篇古体
,

则往往令人难以卒

读 ? 其中原因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
,

那就是

以旧瓶装新酒方式率意引工商
、

科技等内容入诗

的做法
,

与古典诗歌长期形成的审美意趣
,

尚未

构成融通一体的艺术新格局
,

以至招来
“
质朴无

文
”
的讥评

。

古典诗歌的艺术格局或审美意趣
,

除了严格

的诗律外
,

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
:

一是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具有声
、

光
、

色
、

象且极富文化 内涵的词汇
。

这些词汇是

构成古典诗歌丰富内蕴和精美形态的重要因素
。

由于它源于古代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活
,

大多数词

汇是从大 自然的山水
、

草木
、

鱼鸟等物事中摄取
,

还有一部分是古代文化各种典籍中的掌故
,

通过

集约化手段凝炼而成 (如典故之类 )
。

这些被艺

术化了的诗歌语汇
,

不但具有鲜明的诗性之美
,

而且富有浓郁的感情意味
。

郑观应大量引工商
、

科技词汇入诗
,

则很少考虑这种诗化的艺术过程
。

当然
,

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艺术课题
,

直到现在
,

工商
、

科技等现代生活内容如何被诗歌 (包括新

诗在内 ) 吸纳依然是一个尚待探讨
、

突破的难题
。

二是古典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既源于生活又

高于生活
。

比方说
,

平常说
“
刚从长沙到武汉

” ,

这是生活语言
,

不是诗歌语言
,

用诗的说法则是
“
才饮长沙水

,

又食武昌鱼
” 。

平常说
“
建造三

峡大坝
” ,

诗则说
: “

截断巫山云雨
,

高峡出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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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
。 ”

(上引诗句俱见毛泽东
:

《水调歌头
·

游

泳 》 ) 这种生活语言的诗化过程
,

是增强诗的形

象性和美感效应的必由之路
。

没有这种艺术的提

炼和升华
,

再合格律的诗也是没有诗味的
。

郑观

应恰恰忽略了这一点
,

他以为只要有思想
,

有热

情
,

有忧国忧民之心
,

就可以
“
不计工拙

” , “
随

手写录
” 。

他的这类作品
,

称
“

韵语
”
则可

,

离

真正意义上的好诗还很远
。

三是古典诗歌要有意境之美
。

意境是我国历

代诗人孜孜以求的至高审美境界
,

也是古代诗论

家竭力探究的一个美学课题
。

虽然到 目前为止
,

许多新的诗论家用了许多新理论
、

新方法进行审

视和厘定
,

大家对这个美学范畴的理解尚存在分

歧
。

王国维在 《人间词话》 中第一次系统地总结

了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意境理论
,

他把诗人的观物

方式
,

即主体对客体的把握方式划分为
“
有我之

境
”
和

“
无我之境

” ,

认为
“
无我之境

”
是一种

主客无间
、

物我相忘的最高审美理想
。

当代一些

诗论家则说
,

意境是主观与客观
,

理想与现实
,

有限与无限在诗歌创作中达到浑融一体的辩证统

一
。

在郑观应那些反映工商
、

科技等 内容的诗篇

中
,

或直陈其事
,

或大发议论
,

主体与客体在诗

中呈现出明显的分界
,

未能形成交融互渗的和谐

艺术整体
,

缺乏古典诗歌特有的艺术感召力
。

要

了解他的新思想
,

要学习工商
、

科技方面的知识
,

与其读他的诗
,

不如读他的 《盛世危言》
。

然而
,

古典诗歌这种超稳定的艺术形态难道

就真的不能容纳现代生活中的新内容 ? 我认为要

表现工商
、

科技等新题材
,

难度之大是不容争辨

的事实
。

要将现代生活艺术化为新的诗性之美
,

那是需要非凡天赋和深厚学养的 (指对传统文化

的了解和把握而言 )
,

比方说
,

鲁迅
、

毛泽东等

少数人的诗词
,

可算是这类天才的代表作
。

注释
:

①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 戊戌本自序
。

② 《罗浮 待鹤 山人诗草 》 序
,

见邓 景滨编 选 《郑

观应诗选》 附篇
。

③ 《 与朗 山论 诗书 》
。

见袁行 需主编 的 《 中国文

学史》第四卷第4 78 页
,

高等教育出版社
,

19 99 年8月版
。

(上接第21 页 )

为怪
。

再对合左枉与右枉于一身表现
,

《左传桓

公八年 》 载有
: “

楚人上左
,

君必左
”

这一句话
。

楚人原己有行以左为俗
,

而作为是当时的君王
,

也随其俗而行了以左为俗
。

如此
,

该地出现合右

枉与左枉于一身现象
,

这又当是该地当时行该两

种衣式时都没有什么条规约束限制缘故
,

是可以

自由选择行事的一种反映
。

中间对我素我行不为执行表现
,

则可见于南疆

最南端的海南岛秦汉沿称骆越
,

魏晋南朝称理僚
,

隋唐称蛮
,

宋代以后称黎 的这一支民族的穿着保

存
,

因为截至20 世纪五十年代依笔者在该民族地区

考察时所见
,

那里居 民所穿都是一为
“
贯首式

”

衣
,

二为对襟不设钮扣的褂
,

压根就不见他 (她 )

们穿什么右枉或左枉的衣著
,

即明显见不循中原

衣制行事或成为习俗
。

这样
,

对于秦汉自中原南徙
,

而且还己经在南

方
、

岭南等地方生存的原中原遗民的衣著保存呢 ?

他们本都是中原遗 民
,

经抵达上述地方后
,

是否

也已如
“
楚人上左

,

君必左
”
那样

,

都已入乡随

俗
,

改行 了左枉 的衣著了呢 ? 这点
,

今凭 ( 图

一 )
: 8

.

9图展示
,

以岭南粤北始兴妇女保存所穿

的大襟衫 (亦包括男士以前还有穿的长衫
、

长袍 )

为例
,

答复都是否定的
。

原因是他 (她 ) 们衣著
,

沿着秦汉后从交领
、

圆领到大襟式发展
,

尽管曾

经历过像元代
、

清代这些边疆戎
、

狄衣著的侵扰
,

但在作开襟已关系到继承中原衣著制俗时
,

他们

便都不会忘怀
、

含糊地保存衣襟作向右贴掩的左

枉式
。

中间道理
,

无他
,

亦 皆因他们本是从中原

来的华夏
、

汉民族子孙
,

他们先祖于秦汉在中原

作出南徙时
,

那时正值尊右思维兴行炽热时刻
;

待进入到南方边疆 民族地区后
,

又有像汉代王充

《论衡
·

问孔篇 》
: “

衣服之制
,

不通夷狄
”
这

样的教导
。

作为中原曾受过儒家礼乐制教养的先

祖
,

面对中原衣著
,

都不敢怠慢与悟守尊行其俗
;

而作为是这些先祖们的子孙
,

诚然
,

也当该要始

终不渝的执行先祖衣制的遗俗与遗训了
。

故此
,

上述右枉衣制保存
,

可谓也是南徙遗 民的客家裔

民 (也包括其他南徙裔民 ) 对中原制俗文化发扬
,

继承的一个部分
。


